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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陀螺

源头活水何处来读史札记 坊间纪事

远去的钟声

狸猫嫁女

守望乡野

纸 上 博 客

心灵小品

时尚辞典

□ 傅绍万

朱熹一生，做的是传承和弘扬孔孟之
道的大事业。诗词书墨，不过偶尔为之。但
是，这些末道小技，却持久、广泛地流传于
世，让人透过他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表
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朱夫子。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半亩方塘 观
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
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它是诗，也是画，借景抒怀，借物言志，
浓缩了深奥的做人做事做文的哲理。它是
教书育人之法，是读书治学之道，是突破、
创新规律的揭示。

因为偶尔为之，诗的写作时间、地点和
背景，便成了千古之谜。因为诗作影响至
大，朱熹所到之地，多处有半亩方塘遗址：

朱熹出生地尤溪县南溪书院前，有半
亩方塘、活水亭、朱子观书处。

朱熹祖籍婺源县武口乡三都村，明代
建有“源头村”，有旧亭遗址。

淳安西边郭村乡马凹里村瀛山之巅，
宋时建有瀛山书院，有得源亭、方塘遗址。

同安莲花镇渔湫窟内，刻有朱熹《半亩
方塘 观书有感》，其摩崖石刻和天光云影
的自然意境相一致。

此外，朱熹由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
地崇安五夫，也有半亩方塘。

《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写作地点众说
纷纭，写作时间、写作背景更无确论。可资
参照者，有乾道二年(1166年)、淳熙三年
(1176年)说。学者陈来提出，此诗作于南宋
乾道二年。这时，正是朱熹师事李侗后的思
想转变时期，他从痴迷于“空言无实”的禅
宗，转到了致力于“切实工夫”的儒学上来。
学者束景南提出，朱熹在这一年从胡宏书
中认识了“敬”，又在湖湘学领袖张轼“以持

敬主一的求仁为急”启示下，把“敬”当作了
存养的根本功夫。“源头活水”是指“敬”，是
借喻他对“敬”的豁然领悟。

笔者反复揣摩钱穆《朱子学提纲》、束
景南《朱子大传》、高令华《朱子事迹考》和
朱熹《四书集注》《近思录》等，认为诗作时
间以淳熙三年说最为合宜，“源头活水”则
为直追孔孟、直探五经原点。这样一种结
论，更合于诗作的微言大义。

朱熹思想发展经历过一个复杂过程。
他曾经耽迷于禅宗十余年时间，经过同安
县主簿三年历练，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
知，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逐步实现
由禅入儒的思想转变。

隆兴二年(1164年)，展开佛儒论战，写
出《杂学辨》，对盛行一时的宗杲——— 无垢
禅学进行全面清算。

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与浙学领袖吕
祖谦作寒泉之会，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的十四种书中集出六百二十二条，分为
十四类，编成《近思录》一书，借“四子”语
言，架构起自己的理学体系。

同年，参加鹅湖之会，与陆九渊心学派
激烈交锋，看透心学的禅学本质。陆九渊则
写诗相讽，“支离事业竟浮沉”，使他深受触
动，开始反躬自责解经立说“屋下架屋”的

“支离”之病。
淳熙三年春，与吕祖谦作三衢之会，开

始对五经正本清源，纠《诗》解之错谬，《书》
解之不通，《易》解之缺失，《礼》书之驳杂，
以及以《春秋》为代表的史书之偏离大道。

这时的朱熹，正处于从思想的困惑期，
到灵感的爆发期、理学体系的升华期，进入
思想文化巨人殿堂的大门正朝他徐徐开启。

四月六日，朱熹与吕祖谦告别，在赶
往婺源的路途中，反复研读《近思录》，脑
海里翻腾着对自己生平学问的自我反思。

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即致信吕祖谦，
“悟向来涵养功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
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
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
若保持不懈，庶有望于将来”。

这时的朱熹，仿佛一个大雾迷蒙中的行
人，蓦然间云开日出，前路豁然开朗，蓦然
间领悟到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领悟到此
生下功夫的方向、方法。这就是，传承孔
孟道统，将孔孟儒家主体文化发扬光大；
这就是，抛开前人的拐杖，直探圣经本
原，不能再从他人语中求孔孟，而要从孔
孟自己语中求孔孟，这才接通了中华文化
奔腾不息的源头活水，这样的弘道事业才具
有不朽的价值！

朱熹脚踏着故乡的土地，以昂扬的激
情向乡人、学子讲经论学。这日游朱塘，山
深水静，荷华其间，慨然曰：“是吾梦游所
也，此谁之土？”弟子滕璘相告，这里叫朱绯
堂，“先业也，先冢在此。”朱熹高兴地说：“是
宜为亭，以领山水。予取幅纸，吾为著书，以
告同志者共成之。”但因“四顾无楮笔，则
已。”回到县衙，县令张汉请朱熹为藏书阁作
记。朱熹参观书阁，翻阅典籍，朱绯堂的情景
又浮现眼前，他挥毫写下《半亩方塘 观书
有感》，把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情绪、“道问学”
感悟作了最为恰切而生动的概括。

从此，朱熹进入了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全
面总结清理时期。在淳熙四年(1177年)，完
成了《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随后，逐
步转向五经学，在《诗》《书》《易》
《礼》《春秋》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在
治学方法上，致力恢复儒经原貌，经、传
相分，就经解经，由博返约。观其一生学
术研究轨迹，这一转折异常清晰。

《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是其学术
思想的一次厚积薄发。朱熹在三十四岁时，

就写出了《论语要义》，四十三岁，《论孟精
义》成书，四十三岁、四十四岁，《大学章句》

《中庸章句》也已经草成。有了“顿进之
功”、找到“源头活水”之后，他痛下针
砭，大破大立，改《论孟精义》为《论语
集注》，单独撰写《孟子集注》，并对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了全面修
改。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首次把《大学
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
集注》作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
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使最能体
现中华文化内在本质的孔孟学说得到彰
显，使《四书》逐步代替五经，取得了思
想史上的统治地位。

朱熹对《四书集注》用力最著，穷尽毕
生精力。《四书集注》初刻后，淳熙十二年、
十三年、十五年三次大修订，淳熙十六年序
定后，又作反复修改。庆元元年( 1195年)，
朱熹去世的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
章》。《四书集注》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
并将其一生心得融会其中。它征引诸家，自
汉以下凡五十余人，专就《论语集注》言，也
有三十余家，而改为《集注》前则是一依二
程，旁及二程之朋友与门人者，最多只九人。
他断言《大学》格物论内容缺失，特作一百三
十四字的《补传》。《四书集注》还有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重在就语、孟本文，逐字逐句，训
诂考据，务求发得其正义。他一再向弟子自
诩，《四书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

“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
岁月迢递，朱子学的光环在消退，而《半

亩方塘 观书有感》诗所揭示的“尊德性”
“道问学”的规律和方法，却依然洋溢着蓬
勃的生命力。昔日，它为朱熹走向时代思想
文化之巅、成为历史文化巨人廓清道路；今
天，它为中华文化长河保持活水源源提供
着无尽的启示。

□ 韩浩月

小的时候，陀螺是最爱玩的游戏工具，
它可以是木头的、竹子的、塑胶的、金属的，
但底端都镶嵌有一颗钢珠。用绳子仔细地一
圈圈地缠上，展臂一放，陀螺便颤颤巍巍地
转动起来。而想要它旋转得更快、更稳定、看
上去更具美感，则只有用手里的绳子，一鞭
鞭地抽打它。

在冰湖上，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无数
孩子沉迷在这个游戏里。他们比赛，看谁的
鞭子抽打得更响亮，看谁的陀螺旋转得速度
更快……玩够了要回家吃饭的时候，大伙儿
喊个“一、二、三，停”的口令，最后倒地的陀
螺的主人，便成为当天这场游戏胜利的玩
家。夕阳西下，炊烟四起，散场的孩子收好自
己的玩具，奔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家。

在孩子的眼里，陀螺只是个简单的玩
具，但用大人的眼光看，陀螺便有了诸多的
象征与隐喻色彩，诗人北岛在他的回忆文章
里写童年时玩陀螺，开始还是愉悦的语气，
结束时就有了警世的味道，“抽得越狠越顺
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

诺奖获得者、希腊诗人塞弗里斯有一首
名为《光线》的诗歌，把孩子形容为陀螺，“那
些从船头斜桅跳进水去的小孩/像些仍在旋
转的陀螺/赤条条地潜入漆黑的光中/嘴里
咬着一枚硬币/仍在游泳”。这些诗句不禁令
我怀疑，国外有陀螺吗。查询后才知道，17世
纪中国发明了一种玩具叫“竹片蜻蜓”，18世
纪传到欧洲的时候被称为“中国陀螺”，说起
来，“陀螺”这个名字还是欧洲人命名的。

诺兰电影《盗梦空间》的片尾，那枚旋转
的陀螺究竟有没有停下来，成为令影迷们挠
头的悬念。从诺兰对陀螺这个元素的使用手
法看，他也是觉得，陀螺是个充满了哲学意
味的符号，的确，有什么玩具能比陀螺更具
命运感和悲剧氛围呢？

不用为《盗梦空间》的结尾操心，只要是
陀螺，就一定会有停下来的那一刻。比起停
不停得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去问询它在旋
转着的时候，或者被抽打着的时候，有没有
时间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而
旋转？就像问一个漂泊许久的人，你在年轻
的时候，离开故乡与母亲，有没有觉得自己
像一枚被鞭子奋力甩打出去的陀螺？在借着
惯性慢慢滑远的过程里，有没有花点心思琢
磨，为何自己生来像一枚陀螺，活得也像一
枚陀螺？是否真的像北岛说的那样，被抽得

越狠而变得越顺从了。
陀螺和风筝一样，都是很容易失去家乡

的。这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风筝的旅途
是天空，那么陀螺的行程便是大地。如果风筝
惦记的是一条细细的线，那么陀螺牵挂的便
是一根长长的鞭子……如果风筝的归宿是在
大风中被撕碎散落四方，那么陀螺又岂能顺
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痕找回出发的原点？

记得有次站在某个城市的天桥上，看着
人行道里，忽然觉得，行人们是如此匆忙与
孤独，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个画面：他们在早
晨旋转着走出家门，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静静地保持着体力，迈向城市中心地带的时
候，又不禁加快脚步，他们的肩膀偶尔会产
生一次碰撞，但顾不及有什么语言或肢体上
的交流，便又匆匆旋向各自的目的地……这
个画面让我有些惆怅，也有点想要微笑，生
活无非是这样，很多时间并不用借用任何外
力，你都要努力地加入到人潮当中。

有没有漫画家愿意以陀螺为原型，创作
出一系列表现都市人生活的漫画作品？要是
有的话，那该是多么形象：它有着重重的脑
壳，肥硕的身体，但全部的重量，都由一只细
而尖的脚支撑，它全部的责任与理想，就是
保持身体的平衡，不要跌倒，因为只要跌倒
一次，就有可能没法再站起来了。在这组假
想中的漫画作品里，也会有骄傲的、谦卑的、
亮闪闪的、灰头土脸的、从容淡定的、焦头烂
额的各种形象吧。

民谣歌手万晓利在2006年的时候，为那
些旋转着的、舞蹈着的、匍匐行进着的陀螺
们写了一首主题曲，歌的名字就叫《陀螺》，

“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鲜花
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
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
着的生命里转……”每当我写到往事时，脑
海里总会浮现这首歌的旋律，这旋律并不悲
伤，反而有些淡淡的温暖与美好。这是时间
的缘故，原先的那些尖锐、疼痛、寒冷、挣扎，
很神奇地消失了。一枚陀螺的勇气，源自它
所经历的疼痛。同样，它的释然，也来自对过
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

世间每一枚小小的陀螺，都还在倔强地
转，都还在怀抱希望幸福地转。

清凉薄荷
□ 刘琪瑞

入了秋，还是难捱的桑拿天气，这黏燥
的湿热让人昏沉沉、病恹恹的，没有精气神
儿，更没有多少胃口。母亲让三弟捎来了两
块她做的薄荷凉粉，打开来看，碧绿绿、晶
亮亮，嗅之有股子薄荷淡淡的清香，不由食
欲大振，大快朵颐起来，那清爽那微凉自喉
间袅袅升起，仿佛故乡十里荷塘送来的缕
缕清风、丝丝荷韵。

不由想起乡间的野薄荷来。薄荷是一
年生草本植物，又叫“银丹草”，有青茎儿的
红茎儿的，印象中紫色薄荷味儿要比绿色
薄荷浓郁，叶子都是毛茸茸的，摸起来有种

很舒服的感觉。
母亲是乡间美食家，她用薄荷能做出

许多独特的吃食来。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
叶，榨了汁儿，除了做薄荷凉粉外，她还会
做薄荷豆腐、薄荷糕、薄荷粉皮，那种晶莹
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惬，吃起来清爽怡神，
疏风散热，甭提多美气了。

有时，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
少鱼儿，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她到
菜园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出锅之
前撒进去除腥提鲜，那白亮亮的汤汁，经了
碧绿绿的薄荷叶映衬，愈加醒目，及至入口
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特别爽
口生津。

夏秋之际，我们这些熊孩子太贪凉，偶
感风寒，母亲会采来薄荷，给我们熬煮薄荷
粥，加了绿豆薄荷叶的粥汁碧绿绿的，凉透
了喝到嘴里，一缕缕清凉之气直落五脏六
腑，喝过几回不觉就清爽轻松起来。

不仅如此，母亲还懂得用薄荷疗治一
些常见病。我小时候身体差，每到夏季就患
苦夏病(疰夏)，还生一些莫名的湿疹皮癣
之类，奇痒难耐，久挠成顽疾。母亲试探着
采来那种紫梗紫叶的薄荷，先是熬成薄荷
茶给我喝，那味儿怪怪的，十分浓烈，她硬逼
着我龇牙咧嘴喝下去。再是把紫叶薄荷冲洗
干净，稍稍晾干爽，用石臼捣成膏状，敷在生
疮处，那滋味比喝薄荷茶好受多了，清凉凉、

透爽爽的，袪燥热、解瘙痒。连喝带敷一星
期，湿疹皮癣消去了那种暗红，不久就结痂
褪皮了，治过几回，竟然不再复发了。

后来知道，薄荷是常用的中草药，全草
入药，属辛凉性发汗解热药，可治流行性感
冒、头疼、目赤、身热、咽喉、牙床肿痛等症，
外用可治神经痛、皮肤瘙痒、皮疹和湿疹，
还具防腐杀菌、利尿、化痰、健胃和助消化
等功效。

小小一片薄荷，在燠热难耐的季节，给
我们带来一缕清凉一片馨香；抑或给我们
祛除沉疴痼疾，还我们一身轻灵，就像薄荷
香里的母爱，常常不经意间被我们忽略或
者忘却……

□ 李绍增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每个生
产队几乎都有一口大钟，用以组
织集体生产和生活。

我家门前有一块空场子，小
队的钟就挂在场子中央。那时，我
们大队有百十户人家，分为4个生
产小队。一个队敲钟，全村人都能
听见，时常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不便。队长们还真是有才，凑在
一起对钟声进行编码：一队的急
促，二队的缓慢，三队的一长一
短，四队的两短一长。每到上坡时
间，4口大钟同时响起，有的疾如
奔马、有的缓似溪水、音符短长有
致，就像指挥大师李德伦麾下乐
队演奏的交响乐，还真有些好听！

说实话，一开始对着“当当”
的响声还是很反感的。农村的孩
子晚上贪玩睡得晚，刚到凌晨，那

“疾如奔马”突然响起，搅动了好
梦，骂娘的心都有。但随着渐渐长
大，亲眼看到乡亲们一起从钟下
出发，上河工、送公粮、植树造林、
春种秋收……慢慢地习惯了钟
声。更是因为其间发生了一件与
己相关的事情，竟对钟声产生了
特殊的感情。

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上高中
须贫下中农推荐。我因家里成分
不好被排除在外，初中毕业后便
回乡种地。晚上闲得慌，就把自己
认为有趣的事情写成稿件，投给
县、公社广播站，有时也会被采用
只言片语，于是在公社里有了点
名气。后来，公社里在我们大队组
织批判大会，指定我上台发言。会
场就设在我家门口的空场上。夕
阳西下，大钟敲响，本大队社员和
其他大队的干部拥进空场子。我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走上讲台，

趾高气扬地宣读了批判稿，赢得
“哗哗”的掌声。

说来也巧，这次批判会后竟
然出现了一个奇迹。当时，公社正
在组织春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各个生产队摽着膀子比进度，天
不亮就敲起大钟，召集人们赶到
工地。批判会后的第二天凌晨，我
们队里的钟声响了好几遍，却不
见人影出来。队长一头雾水，跑到
工地一看，人们已经干得热火朝
天。出现这样的奇迹，我顿时眼睛
一亮：这不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吗！于是撰写了小故事《失灵的钟
声》，投往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就是
这篇稿子，把我推上了全县新闻报
道经验交流大会的发言台，让我当
上了公社的通讯员，更重要的是奠
定了我人生的职业走向。

这年冬天，我应征入伍，从此
远离了家乡，远离了大钟，但钟声
一直萦绕在心中。后来听说，农村
实行生产责任制，有人提出把大
钟卖给废品收购站，老队长不肯，
含泪掏出20元钱把大钟抱回了
家。后因老队长无儿，带着大钟到
闺女家养老去了，我几次探亲回
家想看看大钟都没能如愿。

2011年，在山西大寨的村口，我
看见一口大钟，仔细一看，它的形
状、个头竟然和我老家的那口钟差
不多。寒风中，它像个经过风霜的
老人，无奈中透视着自信，失落中
流露出坚毅。放下行李，我独自一
人又来到大钟下，想和它说会话。
一位老者说，这口钟过去在我们大
寨敲了几十年了。我们从这里出
发，大干虎头山，三战狼窝掌，整治
清河水，修梯田、种果树……如今
分田到户了，它没用了。不能忘了
啊，没有过去的钟声能有今天虎头
山上树木绿，狼窝掌里瓜果香吗？

□ 屈绍龙

日出之时，我看见田野褪去了
夜色的雾衣，渐渐地，轻柔的雾气
一丝一缕地扩散开去，在我的眼前
呈现。此时的雾，像一股青烟悄无
声息地从每一个方向，隐没于树林
中。而露水一直悬挂在树梢，悬挂
在山侧，等到第二天还没有消失。

乡村轮廓，渐渐地清晰；乡村
面貌，渐渐地明朗。玉米，在农家
的房顶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秋
天就是真正到了。大豆，比不上玉
米，只能躺在水泥地面上等待阳
光。墙外的南瓜，是一个机灵鬼，
早早地爬到树梢上，此时此刻，一
个又一个南瓜，从树梢垂下，和玉
米比傲气；冬瓜，天生憨态笨拙，
在院墙外睡大觉。

墙角的石榴树上，红透脸庞
的石榴咧开嘴，露出玛瑙般的牙
齿，在微笑。紫红的葡萄，从枝条
和叶子的缝隙中探出晶莹剔透的
模样，令人垂涎三尺。牵牛花，在
清晨就吹奏青春圆舞曲，鸽子也
在一旁的树杈上伴奏。

院墙的拐角处，曾经很结实
的蜘蛛网，现在也变得不堪一击，
只有那些肯花大价钱的，用上好
材料的蜘蛛网才得以幸存，现在，
可怜的蜘蛛们正冻得瑟瑟发抖。

落叶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
度，最后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
一片色泽红润，沾有露珠的杨树
叶子刚好掉在了一旁的蜘蛛网
上。阳光的偶尔宠幸，使叶子发出
耀眼的光芒，这样的光芒使我又
一次思绪飞扬。

雾气朦胧的清晨，仿佛睡美
人眼睛还没有睁开，可是耳朵却
在细心地听着周边的变化。雾气
越来越浓，水滴重重地拍打在金
黄的叶子上，一滴水马上就要落
下了。如果真的落下，那就意味
着，下面的叶子要承受两滴水的
重量，叶子一般是无法承担这样
的重量的，多数会被折断。

秋后的田野，是田鼠的地盘。
它在空旷的田野里搜寻过冬的粮
食，它想方设法接近玉米穗，从里
头挑选好的饱餐一顿，我曾经在
不远处，仔细地观察过这样一个
场景：开头是狼吞虎咽地乱啃一
气，把啃过一半的玉米芯扔掉。后
来，它就越来越挑三拣四，拿它的
吃食耍着玩儿，仅仅是浅尝一下
玉米粒的滋味，地上满是它弄掉
的玉米粒，它露出一种茫然不知
所措的滑稽可笑的表情，低着头
看着那地上的玉米穗，好像怀疑
那掉下来的玉米穗是不是也有生
命，它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它再
捡起来，或者另吊一个新的，或着

干脆走开；它一会儿想到那个玉
米穗，一会儿又听听风声中有什
么动静。就这样，这个家伙一上午
糟蹋了好多玉米穗；最后，它抓起
了一个长一点，粗一点的玉米穗，
个儿要比它还大得多，好歹拖住
玉米穗，朝它洞穴里走去，就像蚂
蚁拖着一只蜻蜓的尸体，同样照着
原来的路线，左拐右弯，走走停停，
还拖着玉米穗，真够累的；它觉得
仿佛这个玉米穗太沉重，动不动就
掉在了地上，于是，它让玉米穗循
着垂直线与地平线之间对角线方
向移动，不管怎么样，硬要把它
拉回去——— 好一个轻浮而又古怪
的家伙——— 它就这么着把它拖到
自己的栖居地，也许是在四五十
米的堤堰边；后来，我总会在树
林子里发现那些到处乱扔的玉米
芯。

最后，鸽子来了，它们的叫
声早就听到了；它们在几十米以
外，小心翼翼飞过来，偷偷摸摸地
从这一棵灌木飞到另一棵灌木，
越飞越近，把田鼠们掉在地上的
玉米粒都给捡了起来。随后，它们
落在一棵低矮的灌木上，急匆匆
地把玉米粒吞下去，不料，有的玉
米粒个儿太大，卡在喉咙口，差点
儿没给噎死；它们费了老大劲儿，
才把玉米粒又吐了出来，接着花
上个把钟头，用它们尖喙啄呀啄
的，终于把玉米粒给啄碎了。一帮
可爱的家伙，在田野里演戏，我对
它们稍微有一点好感。

野外，河岸边，金黄的杨树叶
子，漫天飞舞，这片杨树林是春季
鸟雀们求偶的最佳地点。

秋夜，一盏盏明亮的夜灯，照
亮了这个漆黑幽暗的树林，在暗
淡的背景下看着眼前的光亮突然
展现出火一样的热情，人有一种
睁不开眼睛的感觉。

远远望去，整个树林漆黑一
片，却有一个闪亮的叶子就像灯
笼一样，在那里一闪一闪的。

深秋时节，溪水消瘦而干涸，
在细流如线的水面上铺上了一层
红彤彤的树叶。左右两侧高矮的
峰峦直达天际，夹在其间的天空
仿佛也似溪水在流动……

秋色下的乡野是那么祥和醇
美！人类在大地上劳作，又像在春
天里闪着金光。是啊，每一片秋
叶，每一根虬枝，每一粒玉米，每
一粒圆石，每一张蛛网在午后闪
着光芒。犹如春天的清晨缀满露
珠一样。每划一下桨或每一只小
虫的飞舞和蠕动，都能闪出一道
光辉，而每一个声响，又荡起何等
美妙甜美的山水清音。

这是何等美妙的乡野秋韵
呢？我是难以给出准确答案的！

□ 美 空

瓦松是和猫一样的动物，动不动就
爬上屋头，它喜欢干净的天罩在屋头
上。有时候，一只麻雀“吱”的一声直
直飞上天去，它就昂着头一动不动看。
有时候它站在屋脊上晒太阳，晒得眼睛
都眯缝住了。一群傻蜜蜂还在耳边哄哄
闹。

其实我想很可能，它就是狸猫的女
儿。

白天它们装成草，灰不溜秋站在瓦
缝里。晚上在屋顶疯跑，踩得瓦片啪啪
响。不是有时候我们在睡梦里被屋顶上
“唔……”的一声惊醒，然后瓦片就
“啪”的一声断掉了。所以每年，家家
都要上屋捡漏，捡漏的时候会有一些瓦
松不走时被捉住，直接从屋头上丢下
来。

我发现，狸猫喜欢在秋天，在午后
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

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看，
瓦松在摇它的花尾巴。白色的、粉色的
尾巴，蓬松的绒毛毛在黑屋顶上一闪、
又一闪。很多很多的野蜜蜂，呜啊呜啊

绕着它们又吹又打。娶亲的队伍浩浩荡
荡，从我家的小天井顶，一直排到最西
头的文平家那边还看不见。尾巴最大最
华丽的那棵，一定就是新娘子。

也有在路上拦着要糖吃的蜜蜂。小
孩子一兴奋，就容易人来疯，一人来疯
呢，就容易摸不清东西南北。这不，怎
么乱扑乱摸到我家的玻璃窗里面来了，
一头扑在窗玻璃上又哭又叫。

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家里
养一只野生的狸猫。可是后来我在水东
老街的泥墙上，偶然地抱回了一群崽。
后来它们落户在我五楼的阳台上，泼辣
辣地长大了。

秋天到了，瓦松照例在尾巴上戴满
了花。很多年了，它也没改变习惯。我
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它们是不是
也在阳台上嫁女。

昨天梦到爸爸妈妈了，梦到他们漂
泊一生，终于又回到老屋里住了。我不
知道以前他们是否看到过，至少现在，
他们已经和小时候的我一样小了，他们
可以在午睡里醒来，一带眼，就看到对
面小天井的屋顶上，声势浩大的狸猫的
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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